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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 ２０１１ 年独立以来， 在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

下， 南苏丹和平进程艰难推进， 虽然取得一些阶段性进展， 但仍面临诸

多复杂挑战。 具体表现为： 选举条件严重不足， 无法满足和平选举的基

本要求； 国家统一部队的整合与部署进展缓慢， 安全计划落实遥遥无

期； 部族冲突难以平息， 各族群间矛盾不断激化； 平民保护和人道主义

形势严峻， 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数量持续攀升， 民众生活困苦， 国际援助

也难以到位。 这些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南苏丹内部的民族和政治矛盾，
还涉及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 脆弱的国家治理结构以及外部力量的深度

干预。 本文通过系统分析这些挑战形成的原因， 探讨国际社会与南苏丹

各方如何应对， 以推动南苏丹和平进程可持续发展， 并为未来的和平建

设提供有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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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丹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 自 ２０１１ 年从苏丹独立以来， 始终深陷冲突

与不稳定之中。 南苏丹和平进程不仅关乎该国民众的生存与发展， 也备受国际社

会关注。 独立后不久， 南苏丹因政治权力斗争爆发内战， 导致数万人死亡， 上百

万人流离失所。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南苏丹政府与反对派签署了 《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

协议》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简称 “重振协议”）。 该协议曾被视为和平进程的重要里程碑， 但其后续

进展却并不顺利。 南苏丹和平进程依然面临诸多复杂挑战， 包括选举条件严重不

足、 国家统一部队的整合与部署迟缓、 部族冲突持续加剧， 以及平民保护和人道

主义形势严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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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苏丹和平进程的困境， 国内外学者从历史遗留问题、 机制建设、 国家

建构、 外部参与等不同视角进行了广泛研究。 在历史遗留问题方面， 有学者通过

梳理南苏丹内战及此前苏丹南北冲突的主要和平协议， 指出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持

续影响并破坏了解决冲突的努力。① 在机制建设方面， 有研究指出南苏丹缺乏富

有弹性的社会契约， 导致和平进程屡屡受挫。② 此外， 学者们还探讨了南苏丹国

家建构过程中存在的族群对抗与权力分配问题，③ 以及外部力量对南苏丹和平进

程的影响。④

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南苏丹和平进程面临的挑战， 本文旨在系统探讨

这些挑战的具体表现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揭示南苏丹和平进程长期受阻的根

本症结。 期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 增强对南苏丹局势的理解， 并就推动

该国和平进程提出几点思考。

南苏丹和平进程的演变历程

南苏丹原为苏丹南方地区的 １０ 个州，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以及苏丹南北方显著

的民族和宗教差异， 南方谋求自治乃至独立的倾向由来已久。 １９５６ 年苏丹独立后， 喀

土穆中央政府对南方采取了严苛政策， 导致南北矛盾日益激化。 １９８３ 年， 苏丹南方军

官约翰·加朗 （Ｊｏｈｎ Ｇａｒａｎｇ） 成立了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Ｓｕｄ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简称 “苏人运”） 及其武装力量苏丹人民解放军 （ Ｓｕｄ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 简称 “苏人解”）， 开启了有组织的武装斗争， 导致长达 ２２ 年的

内战。 直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苏丹政府与苏人运签署全面和平协议， 成立由南北方

共同参与的民族团结政府， 并进入为期 ６ 年的过渡期。 过渡期结束后， 南方十州

通过公投决定未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公投顺利举行， 绝大多数选民支持南方独立。
同年 ７ 月， 南苏丹共和国正式成立， 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 联合国安理会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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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 Ｃａｒｏｌａｎ，“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ｕｄ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Ｖｏｌ. １５，Ｎｏ. １，２０２１，ｐｐ. １ － ２４.
Ｌｕｋａ Ｂｉｏｎｇ Ｄ. Ｋｕｏｌ，“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Ｔｈｅ Ｅｌｕｓ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Ｖｏｌ. １４，Ｎｏ. １，２０２０，ｐｐ. ６４ － ８３.
Øｙｓｔｅｉｎ Ｈ. Ｒｏｌａｎｄｓｅｎ，“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９，Ｎｏ. １，２０１５，ｐｐ. １６３ － １７４；刘辉： 《苏丹人民解放运
动与南苏丹的国家建构及其困境》， 《中东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７０—２９０ 页； 闫健：
《政治—军队—族群的危险联结： 南苏丹内战原因分析》， 《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第 ６９—８０ 页。
［南苏丹］ 勒本·内尔森·莫洛： 《南苏丹的和平进程与国际社会的作用》， 沈晓雷编译，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４—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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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设立南苏丹特派团， 其任务是巩固南苏丹的和平与安全， 支持发展和民主治

理等。①

独立后的南苏丹未能如愿走上和平发展道路， 部族冲突频发， 苏人运内部矛盾重

重， 国家发展停滞不前。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因权力斗争， 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

（Ｓａｌｖａ Ｋｉｉｒ Ｍａｙａｒｄｉｔ） 总统解除了副总统兼 “苏人运—反对派” （Ｓｕｄ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ｉｎ －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ＰＬＭ － ＩＯ） 领袖里克·马沙尔 （Ｒｉｅｋ Ｍａｃｈａｒ）
的职务， 导致大规模武装冲突， 波及全国 １０ 个州中的 ７ 个。 到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冲

突造成 ９０ 万人流离失所， １６. ７ 万人逃往境外， ３２０ 万人陷入粮食危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联合国安理会重新确定了南苏丹特派团的任务， 重点在于保护平民、 监测人

权、 支持人道主义援助， 并依据停止敌对行动的决议设立伊加特驻南苏丹停火监

督机制 （Ｃｅａｓｅｆ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②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在联合国和伊加特等组织的斡旋下， 冲突各方签署了 《解决

南苏丹冲突协议》， 内容包括组建过渡政府和重新整合军队等。 然而， 该协议在

权力分配等关键问题上难以落实。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基尔总统单方面将南苏丹 １０ 个

州重新划分为 ２８ 个州， 引发广泛争议。 苏人运—反对派特别关注其党派人员在

首都朱巴的安全问题， 与政府就朱巴非军事化展开拉锯谈判， 最终达成协议允许

朱巴同时驻扎政府军和苏人运—反对派的武装力量。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南苏丹民族

团结过渡政府成立， 马沙尔再次任第一副总统， 但他与基尔总统的关系迅速恶

化， 导致党派武装冲突频发。 同年 ７ 月， 朱巴再度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 引发第

二次南苏丹内战， 和平进程中断。 马沙尔逃亡后， 基尔任命塔班·邓 （Ｔａｂａｎ
Ｄｅｎｇ） 代理第一副总统， 试图分裂苏人运—反对派。③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南苏丹主要冲突方签署 “重振协议”， 就权力分配、 过渡进程

和安全安排等问题达成一致， 这是推动南苏丹和平进程的重要法律文件。④ 按照

协议， 南苏丹应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成立重振民族团结过渡政府， 然后进入为期 ３６ 个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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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９９６ （２０１１），”Ｊｕｌｙ ８，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ｍｉｓｓ. ｕ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ｒｇ ／
ｕｎ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１，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１５，２０２４.
ＵＮ，“Ａｂｏｕｔ ＵＮＭＩＳＳ：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ｍｉｓｓ. ｕ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ｒ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１５，２０２４.
Ｎｉｃｋｉ Ｋｉｎｄｅｒｓｌｅｙ ａｎｄ Øｙｓｔｅｉｎ Ｈ. Ｒｏｌａｎｄｓｅ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１２０，Ｎｏ. ４８０，２０１６，ｐｐ. ４７９ － ４９０.
Ｒｏｇｅｒ Ａｌｆｒｅｄ Ｙｏｒｏｎ Ｍｏｄｉ，“Ｒ － ＡＲＣＳＳ：Ｓａｌｉ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Ｌａｔｅｓｔ Ｐｅａｃｅ Ｄｅａｌ，”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ｐａａｎｌｕｅｌｗｅｌ.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２０ ／ ｒ － ａｒｃｓｓ － ｓａｌｉｅｎｔ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ｏｆ －
ｓｏｕｔｈ － ｓｕｄａｎ － ｌａｔｅｓｔ － ｐｅａｃｅ － ｄｅａｌ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１５，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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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过渡期， 但因各方在安全安排等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 两度推迟直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才正式组建新的过渡政府。 基尔签署总统令， 马沙尔任第一副总统。 各方

承诺努力执行协议， 追求全面和平。
尽管 “重振协议” 为南苏丹带来和平的希望， 但由于历史积累的种种问题

以及不断出现的新状况， 协议落实进展缓慢。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过渡政府批准将过

渡期延长 ２４ 个月， 以完成必要的政治、 安全和选举改革， 计划于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举行大选。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联合国、 非盟和伊加特向南苏丹政府及各党派提出 １０
项关键优先任务， 但未获正式答复。 ２０２４ 年初， 联合国评估小组对南苏丹现状

评估后发现， 基本选举条件未达预期， 选举安排进展缓慢。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在肯尼亚斡旋下， 南苏丹过渡政府与未签署协议的军政异见

人士启动 “图迈尼倡议” （Ｔｕｍａｉｎｉ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谈判， 并于 ７ 月 １５ 日初步达成

“图迈尼共识议定书”， 内容涉及部族冲突、 武装平民和土地争端。 ７ 月 １６ 日，
苏人运—反对派对此议定书表示异议并宣布退出 “图迈尼倡议”， 称议定书违反

“重振协议”， 破坏和平进程。① 后经国家立法机构批准， 基尔总统签署第 １２ 号

宪法修正案， 将过渡期延长至 ２０２７ 年 ２ 月， 以便完成 “重振协议” 中的关键任

务。 然而， 美西方国家以及部分南苏丹民间团体对此表示不满。 当前， 南苏丹和

平进程正笼罩在选举条件不充分、 前景不确定的阴影之下。

南苏丹和平进程的主要挑战

２０１８ 年以来， 在国际社会的敦促和专门机构的监督下， 南苏丹各方基本能

够遵守 “重振协议”， 停火局面总体上能维持。 然而， “重振协议” 中诸多重要

事项的推进依旧缓慢， 和平进程面临不少挑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选举条件尚未成熟

“重振协议” 要求尽快举行大选， 以产生具有合法性的民选政府， 从而结束

过渡期。 然而， 南苏丹至今选举条件严重不足， 具体表现为选举机构建设滞后、

·５９·

① Ｓｕｎｄａｎ Ｔｒｉｂｕｎｅ，“ＳＰＬＭ － ＩＯ Ｐｕｌｌｓ Ｏｕｔ ｏｆ Ｋｅｎｙａ －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Ｊｕｌｙ １７，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ｓｕｄａｎｔｒｉｂｕｎｅ.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８８３５０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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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登记进展缓慢、 选举争端解决机制不健全等。 这些问题不仅阻碍选举如期顺

利进行， 也影响和平进程的整体推进。
根据 “重振协议” 和相关路线图， 成功举行大选是南苏丹和平进程最关键

的一环。 只有产生合法的民选政府， 才能宣告过渡期结束。 自 ２０２３ 年以来， 国

际机构持续监测并进行实地考察后， 认为南苏丹尚未具备举行选举的必要条件。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信安理会， 列举了南苏丹过渡政府尚未

满足的三大类关键先决条件： 一是技术准备， 如选举机构建设、 选区划定、 选民

登记、 难民及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参与、 选举争端解决机制、 选举结果管理； 二是

政治和安全准备， 如保障公平竞争环境、 统一部队建设、 族群暴力问题解决、 宪

法制定； 三是立法改革。 古特雷斯强调， 和平举行可信的选举并落实其结果是南

苏丹各利益攸关方及其国际伙伴的共同战略目标， 他敦促南苏丹政府拨出必要资

源， 启动民主过渡机构， 并表示联合国随时准备提供支持。①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国际机构呼吁推迟选举， 南苏丹过渡政府内部各党派

也就此展开辩论。 尽管前期准备明显滞后，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南苏丹全国选举委员

会仍然宣布选举将按计划于 １２ 月 ２２ 日举行， 并在全国各州设立选举委员会 （不
包括阿卜耶伊、 大皮博尔和鲁翁 ３ 个行政区）。 基尔总统之所以支持按期选举，
是因为如果反对党抵制选举， 他将获得更多主动权， 并在选后治理中面临更少阻

力； 而以苏人运—反对派为首的反对力量因缺乏有效竞争的体制和财力， 担心选

举失利， 因此希望推迟选举， 维持现状。② 经过博弈和妥协， 南苏丹过渡政府正

式宣布将选举推迟至 ２０２６ 年 １２ 月。 美国国务院就此表示， “南苏丹领导人在创

造必要条件、 按照公开商定的时间表和平举行可信选举方面出现了持续性、 集体

性失败， 责任应由过渡政府各党派共同承担。”③

选举条件缺失也直接影响了南苏丹国家统一部队的整合与部署。 由于缺乏合

法政府主导和平进程， 各党派在军队整合方面合作意愿不强， 这进一步延缓了统

一部队的部署进度。

·６９·

①

②

③

ＵＮＳＣ，“Ｌｅｔｔｅｒ Ｄａｔｅｄ ８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ｐｒｉｌ ８，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ｍｉｓｓ. ｕ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ｓｇ ＿ ｌｅｔｔｅｒ ＿
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４.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２０，２０２４.
ＩＳＳ，“ Ｉ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ｅｒ ｏｆ Ｍａｎｙ Ｅｖｉｌｓ？” Ｊｕｌｙ ２６，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ｉｓｓａｆｒｉｃａ. ｏｒｇ ／ ｉｓｓ － ｔｏｄａｙ ／ ｉｓ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 ｗｉｔｈ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ｉｎ － ｓｏｕｔｈ － ｓｕｄａｎ － ｔｈｅ －
ｌｅｓｓｅｒ － ｏｆ － ｍａｎｙ － ｅｖｉｌｓ，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８，２０２４.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ｒｏｉｋ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ｊｏｉｎｔ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ｆｒｏｍ － ｔｒｏｉｋａ －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 ｏｎ － ｓｏｕｔｈ － ｓｕｄａｎ ／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３，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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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家统一部队建设进展缓慢

国家统一部队的整合与部署是南苏丹和平进程中的关键环节。 然而， 各方

在统一部队的构成和指挥体系方面存在严重分歧， 导致相关工作进展极为缓

慢。 这不仅影响南苏丹的整体安全局势， 也使选举条件更加难以成熟。 在这种

情况下， 选举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进一步加剧了国家政治不

稳定。
国家统一部队的训练与部署是南苏丹和平进程中安全安排的核心任务。 只要

境内各武装派别林立的局面未改变， 南苏丹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和平。 这些武装派

别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苏丹南北内战时期， 当时南方各部族被广泛动员和武装以反

抗苏丹中央政府。 南苏丹独立后， 丁卡族在政府和军队中占据主导地位， 而努尔

族等其他部族因对政府不信任， 试图保留各自部族的武装力量。 ２０１３ 年内战爆

发后， 努尔族正式组建苏人运—反对派武装， 其他一些不满政府的政治力量也相

继成立武装组织， 使南苏丹陷入长期的内部冲突与对抗。
“重振协议” 要求将各党派部队集中、 登记、 甄别， 然后进行统一训练，

最终整合为 ８. ３ 万人的国家统一部队并重新部署。 然而， 这一原定在过渡时期

完成的任务进展缓慢， 主要受制于财政拨款拖延和党派争权夺利等因素。 各训

练中心后勤保障匮乏， 食品、 药品和训练设施长期短缺； 相关部门未能及时制

定可行的训练大纲和考核标准， 导致训练内容基本停留在队列操练阶段。 新冠

疫情进一步加大了统一部队训练和部署的难度， 许多受训士兵为谋求生计而逃

离训练营地。 从根本上说， “统一部队的整合部署受制于各方的政治意愿。 由

于政治领导人没有做出政治决断予以推动， 该进程明显受阻。”①

直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首批两万余名统一部队士兵才从训练中心毕业， 到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毕业人数达到 ５. ３ 万人后， 训练被迫暂停。 由于各方在中级指挥层的组成

上存在分歧， 直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统一部队才首次向上尼罗河州部署近千名士

兵， 这标志着统一部队建设工作终于取得了一定进展。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南苏

·７９·

①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Ａｗｏｌｉｃｈ，“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 －
ＡＲＣＳ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４，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ｕｔｈｓｕｄａｎｐｅａｃｅｐｏｒｔａｌ. ｃｏｍ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５ｄｃ０２７９６６ｆｅ２２ ＿ ＳｏｕｔｈＳｕｄａｎＰｅ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ｏＴｈｅ ＿ Ｆｕｌｌ. 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２５，
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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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累计部署士兵约 ５０００ 人， 仅为目标人数 ８. ３ 万人的 ６％ 。①

统一部队部署迟缓也加剧了族群冲突。 由于各部族武装力量没有被有效整

合， 地方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 这种局面使本已紧张的族群关系更

加恶化。

（三） 族群冲突难以平息

南苏丹族群冲突是其和平进程的一大障碍。 由于选举条件缺失和国家统一部

队整合不力， 各部族间矛盾持续难解， 地方武装存在和局势失控使和平协议落实

举步维艰。
南苏丹总人口约为 １５４４. ８ 万人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数据）， 由 ６０ 多个部族组成，

其中丁卡族和努尔族是两个最大的部族， 分别约占该国总人口的 ３６％和 １６％ 。②

南苏丹独立后屡次爆发内战， 两大部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
其他部族间也积累了不少矛盾。 尽管各方努力调解， 南苏丹的族群冲突却始终难

以平息， 许多地区陷入旱季尤甚的暴力冲突 “死循环”。 自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以来，
琼格莱州丁卡、 努尔和穆勒等部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 造成成百上千的人

员伤亡， 妇孺遭绑架， 牲畜被盗抢， 房屋被烧毁， 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基尔总统在独立日讲话中指出， 全国各地的部族冲突此起彼伏， 政府计

划通过对话化解分歧和矛盾， 全面收缴民间武器、 强化司法机构和法治建设， 以

此减少冲突， 并呼吁地方酋长配合政府工作， 鼓励民众上缴武器。③ 南苏丹政府

的举措虽然取得一定成效， 但是脆弱的平衡极易被打破， 近年来部族间冲突仍然

频发。 据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报告， 自 ２０２３ 年以来， 因资源争夺引发的部族暴

力事件在全国多地有所上升， 尤其是在阿卜耶伊地区。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西赤道州

和东赤道州的族群暴力事件激增， 导致大量平民死亡、 妇孺被劫， 以及弱势群体

大规模流离失所，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不得不向冲突热点地区增派维和人员和紧

·８９·

①

②

③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Ｄｅｐｌｏｙｓ Ｆｉｒｓｔ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ｅａｃｅ Ｄｅ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ｅｗ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１５ ／ ｓｏｕｔｈ － ｓｕｄａｎ － ｄｅｐｌｏｙｓ － ｆｉｒｓｔ － ｕｎｉｆｉｅｄ －
ｆｏｒｃｅｓ － ａｆｔｅｒ － ｐｅａｃｅ － ｄｅａｌ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２５，２０２４；Ａｗａｎ Ａｃｈｉｅｋ，“Ｃｅａｓｅｆｉｒ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ｓ Ｓａｙ
Ｏｎｌｙ 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８３，０００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Ｄｅｐｌｏｙｅｄ，”Ｍａｒｃｈ １３，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ｄａｗｎ. ｃｏｍ. ｓｓ ／ ２０２４ ／ ０３ ／ １３ ／ ｃｅａｓｅｆｉｒｅ － ｍｏｎｉｔｏｒｓ － ｓａｙ － ｏｎｌｙ － ６ －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ｏｆ － ｔｈｅ － ８３０００ －
ｕｎｉｆｉｅｄ － ｆｏｒｃｅｓ － ｈａｖｅ － ｂｅｅｎ － ｄｅｐｌｏｙｅｄ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２５，２０２４.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ＦＳ － ＵＳＡ，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ｆｓｕｓａ.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ｓｏｕｔｈ － ｓｕｄａｎ ／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２８，２０２４.
ＰＷ， “ Ｊｕｌｙ ９ｔｈ：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Ｋｉｉｒ’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ｔｈｅ ９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 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Ｊｕｌｙ ２１，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ｇｏｏｇｌｅａｐｉｓ. ｃｏｍ ／ ｑｕｒｉｕｍ ／ ｐａａｎｌｕｅｌｗｅｌ.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８ － ｊｕｌｙ － ９ｔｈ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ｋｉｉｒｓ － ｓｐｅｅｃｈ － ｍａｒｋｉｎｇ － ｔｈｅ － ９ｔｈ －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 ｏｆ － ｓｏｕｔｈ －
ｓｕｄａｎｓ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２８，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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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巡逻队。①

族群冲突不仅是历史遗留问题和资源争夺的结果， 也与当前和平进程中的其

他挑战息息相关。 选举条件不足和国家统一部队部署迟缓， 使族群对立进一步加

剧，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四） 平民保护和人道主义形势严峻

平民保护是南苏丹和平进程中的持久性难题。 南苏丹平民遭武装人员烧杀抢

掠的情况屡遭国际社会指控。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 南苏丹境内有约 ２００ 万流离失所

者， 境外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约 ２３０ 万人， 这些人大多是老弱妇孺， 在暴力袭击和

性侵等威胁面前极为脆弱。 仅 ２０２３ 年第四季度，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就记录了

２３３ 起暴力事件， 造成 ４０６ 人遇害、 ２９３ 人受伤、 １００ 人被劫持和 ６３ 人遭性暴力，
受害者数量较前一年同期增长 ３５％ 。②

平民保护是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重要任务之一， 该特派团曾在南苏丹设有

多个平民保护营地， 推动流离失所者分阶段、 分批次返乡。 然而， 由于持续冲突

导致民不聊生， 多数流离失所者返乡意愿低， 或在返乡后再次流离失所。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设立了保护、 过渡和重返社会部门， 重点执行保护

平民任务， 寻求持久的解决办法， 促进流离失所者安全自愿地重返社会。 联合国

南苏丹特派团力争将这一任务移交给过渡政府， 但后者迄今未能真正承担起保护

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责任。 尽管南苏丹于 ２０１９ 年批准了非盟 ２００９ 年通过的 《坎帕

公约》， 旨在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 但尚未将其原则纳入国内法。
南苏丹的平民保护问题复杂难解， 原因是多方面的。 ２０２３ 年， 联合国安理

会关于南苏丹特派团授权延期的决议过度强调以武力作为平民保护的优先手段，
这一决议可能会给特派团带来新挑战， 将 １. ９ 万名维和人员置于危险境地。③ 近

年来， 南苏丹在武装冲突、 自然灾害、 新冠疫情和苏丹内战等多重因素冲击下，
人道主义救援需求持续上升， 形势愈发严峻。 ２０２３ 年， 南苏丹全国有 ３ ／ ４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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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戴兵大使在安理会表决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授权延期问题决
议的解释性发言》，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 ｃｈｉｎａ －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ｏｖ. ｃｎ ／ ｚｇｙｌｈｇ ／ ２０２３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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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 约 ９４０ 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① 长期内乱、 部族冲

突、 党派斗争、 贪污腐败和交通不畅， 严重削弱了国际援助机构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的成效。 更糟糕的是， 这些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处境也十分危险， 屡遭袭

击。 据统计， 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联合国、 国际红新月会及其他国际

非政府组织中至少有 ７９３ 名援助人员在南苏丹遇袭， 其中当地雇员遇害 ２２２ 人，
受伤 ３７３ 人， 被劫持 １３１ 人； 国际雇员遇害 １４ 人， 受伤 ４７ 人， 被劫持 ６ 人。②

境外南苏丹难民的生活状况也在持续恶化， 苏丹、 乌干达、 埃塞俄比亚和肯

尼亚等主要庇护国的难民服务资源日益紧张， 联合国难民署实施的 “南苏丹区域

难民应对计划” 资金短缺， ２０２３ 年仅获得所需资金的 １８％ 。③ 自 ２０２３ 年以来，
苏丹内战导致南苏丹返乡难民激增， 难民涌入南苏丹北部各州， 进一步加剧了食

品、 水、 医疗用品和卫生服务短缺状况， 凸显了南苏丹日益严峻的经济社会困境

和人道主义危机。

南苏丹和平进程艰难的深层次原因

独立初期的南苏丹曾让民众和国际社会充满期待。 然而， 十余年来的实践表

明， 南苏丹和平进程比人们最初设想的要艰难得多。 这一局面的形成并非偶然，
由于错综复杂的民族、 政治、 经济和外部干预因素， 南苏丹和平进程注定举步

维艰。

（一） 民族国家建构任务艰难

独立以来， 南苏丹一直饱受根深蒂固的族群矛盾困扰， 民族国家建构任务艰

巨。 当前南苏丹的族群矛盾可以追溯至英国殖民时期及苏丹南北内战时期。 现代

苏丹的地理疆域和政治结构是英国殖民统治的产物， 缺乏各民族长期交流与融合

的过程。 １９５６ 年苏丹独立后， 部族意识仍占据主导地位， 而民族国家意识却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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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欠缺。① 在苏丹南北内战期间， 面对苏人运在南方的广泛动员， 喀土穆中央

政府采取了分化削弱的策略， 试图利用南方各部族间旧有矛盾来招募和武装一

些竞争性族群。 尽管这一策略最终成效不佳， 却在南苏丹各部族间埋下不和的

种子。
南苏丹独立后， 为共同抵抗北方政府而建立的南方部族统一战线迅速瓦解。

由于对国家权力和资源的激烈争夺， 原本隐藏的矛盾趋于公开化、 白热化。 丁卡

族认为其在独立运动中功劳卓著， 理应在新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 同时， 他们对

其他一些部族在苏丹内战时期态度摇摆， 甚至与喀土穆政权合作的行为心存疑

虑， 这最终导致丁卡族主导的政府军于 ２０１２ 年对费提特人 （Ｆｅｒｔｉｔ） 动武， 并在

２０１３ 年对努尔人采取军事行动。② 其他部族对此不满， 特别是努尔族， 他们不甘

示弱。 努尔族主要分布在石油资源丰富的南苏丹北部地区， 他们希望在国家权力

和财富分配方面获得优待， 为此采取政治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策略， 进而引发

其他部族效仿。
尽管 “重振协议”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权力分配和部分现实利益的纷

争， 但是南苏丹各族群之间的深层次分歧并未消除。 对不少精英和民众而言， 其

最根本的认同仍来自本族群， 而非南苏丹这个新生国家。 在城镇和交通较为发达

的地区， 由于政府治理较为有效， 且受到国际社会持续关注、 监督、 援助和保

护， 民族国家建构相对容易进行。 而在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 政府治理能力非常

薄弱， 家庭、 亲属、 部族和宗教网络主导着人们的生活， 部族争端和暴力活动仍

然普遍存在。 一些地方部族武装基于地方权力结构， 与中央政府联系极其松散，
他们对地方利益的强烈追求增加了央地互动的复杂性。 如果南苏丹和平进程最终

无法实现国家精英和地方社区的有效整合， 那么目前暂时稳定的地区也可能陷入

更广泛的城乡冲突和央地对立之中。③

（二） 苏人运内部分裂与各党派权斗

苏人运是南苏丹独立斗争的主要领导力量， 然而该组织内部长期存在派系间

的权力斗争。 在苏丹内战时期， 马沙尔派系与加朗领导的苏人运主流派龃龉不

断， 南苏丹独立后这种矛盾愈发激烈。 基尔曾是加朗的得力助手， 负责军队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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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 并在加朗去世后继承了权力。 南苏丹独立后， 苏人运成为新生国家的执政

党， 苏人解则成为政府军。 ２０１３ 年， 南苏丹第一次内战爆发， 苏人运正式分裂

为总统基尔领导的苏人运—政府派和马沙尔领导的苏人运—反对派， 其他派系还

包括前被拘留高官派等。 独立后的持续内战加剧了苏人运内部分裂， 高官改换门

庭、 将领拥兵反叛的事件时有发生， 尤其是基尔和马沙尔之间隔阂深重， 严重缺

乏互信。
基尔总统掌控着苏人运的大部分力量， 特别是由丁卡族主导的南苏丹人民国

防军， 尽管其内部也存在一些分歧。 而苏人运—反对派作为主要反对力量， 其群

众基础是上尼罗河地区的努尔族， 军事力量被称为苏人解—反对派。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基尔在南苏丹独立日演讲中表示， 经过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两次冲突， 他难以

想象再次与马沙尔共事， 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他选择摒弃前嫌， 恢复马沙

尔的职务， 这一妥协并非出于软弱， 而是为了实现和平。① 尽管如此， 基尔并未

停止对苏人运—反对派的分化瓦解。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他与此前脱离马沙尔派的指

挥官达成一系列协议， 进一步削弱了马沙尔的权力。
从现状来看， 南苏丹过渡政府缺乏执政经验， 苏人运等各党派权斗激烈， 一

些领导人倾向于将个人、 小团体和部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导致矛盾难以调

和。 有南苏丹学者抨击政府要员： “履职后没有表现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情，
而是利用职务来积累财富和实现自我。 他们没有将国家和人民视为优先事项或责

任， 而是努力攫取一切可以染指的东西。”② ２０２３ 年美国国务院发布报告称，
２０１８ 年 “重振协议” 未能打破南苏丹精英政治中讨价还价的暴力循环， 如今协

议几乎所有部分都受制于南苏丹军事和安全精英的政治算计， 他们利用暴力、 挪

用公共资源和庇护机制来追求狭隘的自身利益。③

目前， 南苏丹反对派要求废除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立法机构通过的 《国家安全局

法》， 认为该法赋予政府暴力机关任意拘留和侵犯人权的权力。 苏人运—反对派

也宣布退出旨在让过渡政府与更大范围反对力量实现和解的 “图迈尼倡议”， 其

动机可能是担心自己在 “重振协议” 中的主要反对派地位因其他反对力量加入

而受到削弱。 从长期来看， 如果南苏丹政府高层无法实现政治整合并达成共识，

·２０１·

①

②

③

ＰＷ， “ Ｊｕｌｙ ９ｔｈ：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Ｋｉｉｒ’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ｔｈｅ ９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Ｊｕｌｙ ２１，２０２０.
Ｐａｕｌ Ｉｚａｒｕ Ｂｉｌａｌ，“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Ｍａｙ
１２，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ｅａｒｅｓｏｕｔｈｓｕｄａｎ.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２ ／ ｔｈｅ － ｒｏｏｔ － ｃｏｕｓｅ － ｏｆ － ｔｈｅ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ｉｎ － ｓｏｕｔｈ － ｓｕｄａｎ － ａｎｄ －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７，２０２４.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４，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ｓｏｕｔｈ － ｓｕｄａｎ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７，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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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改革苏人运、 成功举行全国选举以及制定宪法， 南苏丹和平进程前景依然令

人担忧。

（三） 经济发展困难与弊病

南苏丹持续动荡不安， 不仅反映在政治和军事层面， 也体现为经济和民生的

深重困境。 长期以来， 南苏丹一直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经济发展停滞不

前。 独立至今， 南苏丹经济表现乏善可陈， 两次内战更是对该国经济造成沉重打

击， 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下降超过 ２ ／ ３， 从 ２０１３ 年的约 １５０ 亿美元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不到 ５０ 亿美元。①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２０１９ 年人类发展报告》， 南苏丹在

１８９ 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四。②

２０１８ 年 “重振协议” 签署后， 南苏丹经济发展虽略有起色， 但仍未真正摆

脱冲突阴影。 经济增长缺乏动能、 无法实现粮食安全是主要挑战， 公共服务供给

不足、 基础设施极为落后、 流离失所人数增加、 自然灾害频繁以及国际环境动荡

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困难。 此外， 南苏丹面临较大的人口压力， 目前 ７３％
的人口在 ２５ 岁以下， 人口年均增速超过 ３％ ， 预计 ３０ 年内人口将翻一番； 教育

水平低下， 识字率仅为 ２７％ ， 仅有 ３７％的儿童接受正规教育。③

独立以来， 南苏丹执政者采取了比较粗放的经济治理模式， 尚未找到适合国

情的经济发展道路， “资源诅咒” 和各种经济弊病尤为突出。 南苏丹经济结构非

常单一， 石油和农业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 已探明石油储量约为 ４７ 亿桶 （其中

可采储量为 ２２. ６ 亿桶）， 总储量位居非洲第五， ９０％以上的政府收入和几乎所有

出口额都来源于石油收益， 而农业则是超过 ４ ／ ５ 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④ 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 由于自然灾害和苏丹内战的影响， 南苏丹原油日产量从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６. ９
万桶降至 ２０２３ 年的约 １４ 万桶， 远低于内战前 ３５ 万桶的峰值。 同时， 国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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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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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ｍａｎ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ｅｘ － ｒａｎｋｉｎｇ，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８，２０２４.
ＵＮＤＰ，“Ｔｒａｄ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ｇ ／ ｆｉｌｅｓ ／ ｚｓｋｇｋｅ３２６ ／ ｆｉｌｅｓ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ｓ ／ Ｔｒａｄｅ － ｆｏｒ － Ｐｅａｃｅ＿Ｐｏｌｉｃｙ＿Ｂｒｉｅｆ＿Ｌｏｗ － ｒｅｓ.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１０，２０２４.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ｅｐｏｒｔ，”Ｊｕｎｅ １５，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１５ ／ ｗｏｒｌｄ － ｂａｎｋ － ｒｅｐｏｒｔ － ｗｉｔｈ － ｐｅａｃｅ － ａｎｄ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ｏｉｌ － ａｎｄ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ｃａｎ －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ｅａｒｌｙ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ｉｎ － ｓｏｕｔｈ － ｓｕｄａｎ，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１０，２０２４；中国
国际发展合作署： 《南苏丹概况》，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ｄｃａ. ｇｏｖ. ｃｎ ／ ｇｊｈｄｑ ／ ｆｚ ／ ｎｓｄ. ｈｔｍ，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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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迷导致油价持续低位运行， 南苏丹政府收入因此锐减， 外汇储备告罄， 通胀率

急剧攀升， 经济不时出现负增长。① 南苏丹过渡政府的经济改革没有解决深层次

的治理问题， 也未能在改善公共财政管理以提高政府项目透明度方面取得进展。
根据透明国际 ２０２３ 年报告， 南苏丹被列为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清廉指数在

１８０ 个国家中排第 １７７ 位， 而在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的报告中也被视为世界上最腐

败国家之列。②

执行 “重振协议” 的各环节均需要大量经费支持， 尤其是统一部队的训练

和部署， 武装人员解除武装、 复员和安置等工作耗资巨大。 目前， 南苏丹过渡

政府连公务员的薪资都难以按时支付， 更遑论负担 “重振协议” 所需的巨额

投入。

（四） 外部力量干预和影响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 南苏丹位于非洲萨赫勒地带， 是北非阿拉伯文明与撒哈

拉以南非洲黑人文明的过渡地带， 同时也是各种分裂势力活跃和外部力量激烈博

弈的区域。 南苏丹国内政治和国家安全深受外部力量影响， 既有周边国家和地区

势力的介入， 也有西方大国试图掌控其走向的干预。 其中， 作为全球霸权的美国

在过去 ２０ 年来一直引领西方对苏丹和南苏丹的政策， 不仅在南苏丹独立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对当前南苏丹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 美国联合英

国、 挪威形成 “三驾马车” 协调立场， 通过援助对南苏丹过渡政府和各政治势

力施加影响， 试图掌控和平进程走向， 但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对南苏丹的资源投

入明显减少； 另一方面， 美国对基尔政府持续施加压力， 宣称南苏丹局势威胁区

域和平与稳定， 对其施加制裁。③ 历史上南苏丹曾是英国殖民地， 英国对其影响

深远。 美英等西方大国出于自身利益， 在南苏丹政坛培植亲己力量或打压异己，
它们在南苏丹和平进程中的作用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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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 乌干达、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等邻国也深度介入南苏丹和平进程， 利

用地缘相邻、 人文相近等优势， 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南苏丹政局， 其中最为重要的

介入平台是政府间发展组织 （伊加特）。 虽然伊加特在南苏丹和平进程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 调解和监督努力取得一定成效， 但是其作用也受到严重制约， 包括成

员国在南苏丹追求自身利益， 一些成员国与南苏丹冲突各方亲疏有别， 以及伊加

特缺乏主导成员国和长期维护区域和平的能力等。 作为第三方调解者， 伊加特的

持续努力值得肯定， 但其解决模式也面临能力不足、 效率不高等问题。 有学者指

出， 伊加特在第二次苏丹内战中的成功调解主要得益于 “适应性缔造和平” 的

方法， 但在南苏丹独立后持续内战的背景下， 这一路径存在风险。①

当前对南苏丹局势影响尤为显著的是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爆发并持续至今的苏丹内

战。 苏丹各邻国普遍受到暴力溢出的影响， 而南苏丹本身就危机四伏， 其和平与

稳定尤显脆弱。 事实上， 除肯尼亚外， 苏丹、 中非共和国、 刚果 （金）、 埃塞俄

比亚和乌干达等南苏丹邻国近年来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内部冲突或政治动荡， 并

在多个方面对南苏丹产生影响。 新一轮苏丹内战恶化了东非地区长期存在的动荡

局势， 加剧了各种国际力量在该地区的博弈， 不仅扰乱了南苏丹石油出口， 加重

了经济民生和人道主义危机， 还可能激化南苏丹的种族、 领土和资源争端。
苏丹内战中存在煽动族群矛盾的倾向， 南苏丹易受到溢出效应影响， 从而加

剧其业已存在的族群紧张局势。 譬如， 苏丹反政府组织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

方局” （简称 “苏人运—北方局”）② 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进行动员， 增加了该

组织与南苏丹民兵在边境沿线发生冲突的风险。 紧张局势还以资源争夺或领土争

端的形式表现出来， 譬如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大量跨境难民返乡时， 上尼罗河州马拉卡

勒的努尔族和希鲁克族因争夺饮水而发生冲突； 有关阿卜耶伊最终地位和边界问

题的政治进程也陷入停滞， ２０２３ 年启动的南北苏丹相关对话戛然而止。 这些因

素叠加， 使南苏丹重新陷入动荡和冲突的风险增大。③

·５０１·

①

②

③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Ｂｕｔｌｅｒ，“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ｏｔｒａｃｔ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ＧＡ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 １０，２０１９，ｐｐ. ９３ － １００.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 是领导苏丹南方独立斗争的苏人运分裂的产物。 在南苏丹
独立后， 苏人运绝大部分力量存在于南苏丹， 成为新生国家的执政党， 但也有少部分留
在苏丹， 作为名为 “苏人运—北方局” 的反政府组织存在， 南苏丹的苏人运和苏丹的苏
人运—北方局已属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组织。
ＲＡＮＥ，“Ｓｕｄａｎ’ｓ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ｓ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ｓ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Ｐｅａｃｅ，” Ｊｕｎｅ ２７，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ａｎ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 ／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１５，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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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南苏丹和平进程的可能路径

自 ２０１１ 年独立以来， 尤其是 ２０１８ 年 “重振协议” 签署后， 在国际社会和南

苏丹过渡政府、 各党派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南苏丹和平进程取得一定进

展， 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这些挑战体现在 “重振协议” 执行的各个环节上， 主

要表现为选举条件不成熟、 统一部队整合进展缓慢、 部族冲突持续、 平民保护和

人道主义形势严峻等。 这些复杂挑战并非偶然， 而是南苏丹长期在内政外交等方

面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产物， 诸如民族国家建构艰难、 苏人运内部分裂与各党派

权斗、 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以及外部力量干预和影响等问题。
许多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南苏丹独立前。 彼时， 在追求独立的总目标下，

苏丹南方精英和民众往往将地区问题归咎于喀土穆中央政府的政策或能力。 南苏

丹实现独立后， 潜伏的各种矛盾开始显现， 民族国家建构、 政治权力分配、 发展

道路选择和外交关系构建等均对南苏丹各党派提出严峻考验， 而建设新秩序的难

度不亚于打破旧秩序。 此外， 南苏丹独立对东非地区的权力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次区域国际关系需经过动荡和调整才能实现新平衡， 这也对南苏丹和平进程造成

影响。 面对滞后的和平进程， 南苏丹各方需要以国家团结发展为大局， 放下成

见， 弥合分歧， 继续推进对话协商， 有步骤地解决 “重振协议” 未落实的重要

事项， 尤其是安全安排， 为顺利举行大选做好充分准备， 这样才能让南苏丹逐步

走上和平发展的正轨。
尽管现有矛盾和问题给南苏丹和平进程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 但对其前景无

须过于悲观。 放眼长远， 南苏丹的未来终究要由本国人民创造， 同时需要国际社

会支持。 对于影响和平进程的长期性、 深层次和国际性因素， 南苏丹和国际社会

可在以下方面付诸努力。
其一， 加强族群整合与地方治理。 深刻的族群矛盾和薄弱的地方治理是南苏

丹和平进程的严重阻碍， 但也要看到这些矛盾虽然根深蒂固， 却并非完全无解。
南苏丹当前的族群矛盾和治理困境与东非某些国家历史境况颇为相似， 这些国家

在族群整合和地方治理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 如卢旺达就是典型例子。 卢旺达

曾陷入严重的族群冲突和治理困境， 但进入 ２１ 世纪后取得显著进步， 尤其是在

民族和解、 地方治理和经济发展方面， 其多元一体的整合之道得到国际社会的关

注。① 当然， 南苏丹无法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 但卢旺达等国领导层致力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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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舒展： 《卢旺达民族和解探究与思考》，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１４—１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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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解的战略决断和政治智慧无疑可供借鉴。 在未来的和平进程中， 南苏丹政

府需要致力于推动各族群和解与整合， 尤其是化解丁卡族与努尔族的历史怨

结， 保障少数族群的权利和利益， 塑造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 归属感和自豪

感。 同时， 探索适合国情的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 健全各层级治理结构， 确保

中央和地方政令畅通。 针对地方治理困难背后的地理阻隔因素， 南苏丹政府应

有重点、 分步骤推进交通、 通信、 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区域互联互通，
为跨区域、 跨族群的经济社会融合提供更多资源， 也需要改善国内安全和营商环

境， 吸引外国投资和支持。
其二， 改进经济发展与援助战略。 根据唯物史观， 历史进程中的决定因素归

根到底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 独立至今， 南苏丹经济状况恶化、 民众

生活困苦， 加剧了族群矛盾和治理困境， 成为政治矛盾乃至武装冲突的温床。 尽

管现状堪忧， 但南苏丹本身资源禀赋优异， 石油和矿产资源丰富， 农牧业自然条

件良好。 要为和平进程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南苏丹各界需从国家整体和长远利

益出发， 做好顶层设计， 积极寻求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一方面， 要克服各

种冲击， 确保支柱产业石油工业的正常运作， 优化石油产业结构， 提高竞争力；
另一方面， 努力改变单一的经济结构， 推动国民经济多元化转型， 利用丰富的土

地和劳动力资源提升农牧业现代化水平， 并发展与南苏丹需求相符的加工业。 同

时， 国际社会特别是参与南苏丹和平进程的各方， 应制定和实施更具针对性的经

济援助方案， 助力南苏丹打造多元化经济基础， 在稳定和提升石油产业效益的前

提下， 促进农牧业、 矿业、 加工业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均衡发展。
其三， 深化区域与国际安全合作。 南苏丹地处东非心脏地带， 其安全局势对

周边国家有强烈的溢出效应， 同时容易受到周边局势影响。 作为一个百废待兴的

新生国家， 南苏丹和平与稳定绝非凭一己之力就能实现， 而是需要区域国家和国

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南苏丹需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和睦邻政策， 保持与苏

丹的关系稳定， 加强与乌干达、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等周边国家的多领域合作，
积极发展与域外大国及非洲地区大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尽量减少外部冲突的干

扰。 南苏丹应积极参与东非次区域安全框架、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以及非洲

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建设， 借助伊加特和非盟的资源， 实现更广泛的区域和平与

稳定。 同时， 国际社会应尊重南苏丹的自主权， 美西方国家应摒弃按自身意愿

塑造南苏丹未来的做法， 联合国、 非盟、 伊加特等组织应加强沟通协调， 继续

斡旋， 与其他国际伙伴合力推动南苏丹实现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值得一提

的是， 伊加特作为解决南苏丹问题的重要次区域组织， 得到联合国和非盟的认

可， 其成员国应加强团结协作， 从次区域整体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 提升持续

参与南苏丹和平进程的能力和效率。 鉴于伊加特在监督 “重振协议” 执行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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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困境， 可探索推进 “伊加特 ＋ ” 模式， 即伊加特充当调解次区域力量平衡的

重要论坛， 同时强化非盟和联合国的协调， 寻求中国、 美国、 欧盟等全球主要

力量的支持。
其四， 践行以发展促和平理念， 促进中南关系发展。 作为负责任大国， 中国

始终支持南苏丹和平进程， 不仅是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重要出兵国之一， 也参

加了伊加特驻南苏丹政治和安全监督机制。 此外， 中国是非洲自主安全范式的重

要支持者， 通过发展合作促进南苏丹和平进程。 南苏丹独立后， 两国在多个领域

开展良好合作， 目前中国是南苏丹最大的投资来源国、 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和重要

援助方之一。 近年来， 中国积极响应南苏丹关于将对南苏丹援助从人道主义转向

发展领域的呼吁， 在 “一带一路” 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援助了多个重要

基础设施建设、 社会民生、 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培训项目， 并取得良好成效。①

面对南苏丹和平进程中的诸多问题， 中国可立足自身优势， 从安理会层面推动联

合国与非洲区域组织协作， 形成政治解决合力， 向非洲自主安全范式赋权； 加强

与南苏丹的多元经济合作， 拓展产业合作领域， 提升南方自主发展能力， 促进从

单方面 “输血式” 援助向可持续的 “造血式” 合作转变， 助力其基础设施建设

和经济社会转型； 继续积极参与联合国南苏丹和平行动， 以实际行动提升南苏丹

政府和民众对国际维和机制的信任与支持。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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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驻南苏丹大使马强在南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宣介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中国外交部，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ｗｂｄ＿６７３０３２ ／ ｗｊｚｓ ／ ２０２４０９ ／ ｔ２０２４０９１８＿１
１４９２２９１. 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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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９）；Ｌｉｕ Ｊｉｎｇｗｅｎ，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１）．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Ｈｕ Ｅｒ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ｉｎ ２０１１，ｉｔｓ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ｗｈｉｌ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ｓｔａｇｅｓ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ｓｔｉｌｌ ｆａｃｅ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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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Ｎｏ. 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４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ｌｏ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ｙ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ｐｌａｎ，ｔｈｅ ｗｏｒｒｙ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ｒｅ ｒｏｏｔｅ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ｉｔｓ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ｃａｎ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ｅａ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Ｒ －ＡＲＣＳＳ），ｔｒｉｂ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ｕｔｈｏｒ：Ｈｕ Ｅｒｊｉ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３９）．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ｎ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ｉｍａｇ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ａ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ｐｏｒｔｒａｙｅｄ ｂ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ａｙ

ｇｒｅａ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ｓｅｔ ｓｔｏｒｅ ｂ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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